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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近代 化的滥觞
———曾国藩与容闳安庆会晤的历史意义

 

徐伟 民
(安庆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学院 ,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1863年 ,曾国藩在安庆会晤了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 ,决定派他赴美国购买机器。容闳不负重托 ,不远

万里 ,终于购机回国 ,并在上海组建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与容闳的安庆会晤 ,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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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曾国藩有开天

辟地之功。作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曾国藩不仅

在安庆首先吹响了向近代化进军的号角 ,而且还

规划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走势 。这一宏伟的规

划 ,正是始于 1863年曾国藩与容闳在安庆的一次

历史性会晤。

1.
　　1861年 9 月 5日 ,湘军攻克安庆。随

后 ,曾国藩进驻安庆。翌年 ,曾国藩在华蘅

芳 、徐寿 、李善兰的鼎力相助下 ,创建了安庆机器

局即安庆内军械所 。安庆机器局创建后 ,虽建成

了一艘小轮船 ,但行驶迟缓 ,不甚得法 ,还不具备

远航的能力。此外 ,安庆机器局虽与他局合造过

洋枪洋炮 ,然远非外来洋枪炮可比。华蘅芳等人

所制造的落地开花炸弹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曾国

藩在安庆开始的中国近代化大业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 ,其身边的幕僚向他极力

推荐了容闳。

容闳 , 号纯甫 , 1828 年生 ,广东香山南屏镇

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起入教会

学堂读书 。1847 年 ,随美国传教士勃郎赴美留

学。1850 年 ,在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前夜 ,

容闳考入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1855 年学成归

国 ,在广州 、香港 、上海等地任职 ,还自由经商多

年。1860 年 ,他曾去天京 ,其革新图强的建议未

被太平天国采纳 。1863年的某一天(具体日期待

考),他在九江自由经商之际 ,收到了署名为“张世

贵”的友人从当时安徽省城安庆寄出的一封邀请

函。这封信 ,打破了容闳生活的平静 。据容闳回

忆 ,张世贵是浙江宁波人 ,两人 1857年在上海相

识。1863 年 ,张世贵正在曾国藩幕府之中 ,极力

向曾推荐容闳 ,故在九江的容闳收到了来自安庆

的邀请函 。邀请信说 ,他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 ,

邀请容闳来安庆 ,因为总督听说有这么一个旷世

奇才 ,亟思一见。收到邀请函后 ,容闳疑窦顿生。

想到自己 1860年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 会晤并

献革新图强之建议 ,又于安徽太平县从太平军手

中收购茶叶 ,还有早年曾国藩在祁门大营差点为

太平军擒获 ,自己正在附近经商 ,怀疑自己已被目

为太平军的奸细 ,故以甜言蜜语诱之 。再者在茫

茫人海中张君世贵也不过一泛泛之交耳 ,其为人

虽不至于卖友求荣 ,但两人初识于上海后 ,劳燕分

飞 ,已多年未通音信 ,忽然间来函相邀 ,世事复杂

难料 ,安得不疑? 故对张世贵奉曾国藩之命的第

一次相邀 ,容闳所持态度异常谨慎 ,唯恐落入圈

套。由于真相未明 ,容闳的复函也是经过反复斟

酌推敲的 。“故余书中 ,但云辱荷总督宠召 ,无任

荣幸 ,深谢总督礼贤下士之盛意;独惜此时新茶甫

上市 ,各处订货者多 ,以商业关系 ,一时骤难舍去 ,

方命罪甚 ,他日总当敬谒 ,云云 。”[ 1] 131从容闳的

叙述中可知第一次相邀于 1863年上半年“新茶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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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之际 。

两个月后 ,容闳又收到了第二封邀请函 ,函内

并附有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书信一封 。李善兰其时

已供职于曾国藩幕府 。容闳盛赞其为“中国算学

大家” ,“不仅精算学 ,且深通天文” , “翻译算学书

甚多”[ 1] 131 。容闳在大学学到的天文学知识 ,使

两人在这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 ,加深了相互间的

印象。容闳就读于耶鲁大学时 ,视数学中之微积

分为畏途 ,凡考试均不及格 ,所以他对李善兰可谓

顶礼膜拜。而李在曾面前对容闳亦推崇备至 ,说

容接受过美式教育 ,有宏大的抱负 , “常欲效力政

府 ,使中国得致富强。”
[ 1] 131

1857 年曾捐巨款赈

灾。由于李善兰 、张世贵等的极力保荐 ,曾国藩急

于与之一见。故在第二封邀请函中 ,张世贵嘱咐

容闳速来安庆。李善兰在随函所附信件中透露总

督曾国藩将委以重任 ,劝其速往安庆 , “并谓某某

二君 ,以研究机器学有素 ,今亦受总督之聘 ,居安

庆云 。”[ 1] 132上文对机器学素有研究的 “某某二

君”当指华蘅芳 、徐寿无疑 。由此观之 ,第二封来

函当在华 、徐已达安庆之后。容闳在收到第二封

邀请函及随函所附李善兰的信件后 ,方知误会了

曾国藩的本意 ,自知羞愧难当 ,怎可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 ,惭愧之下 ,立即修书一封 ,答以数月后

定来安庆 。

岂料曾国藩见容闳之心甚切 , 1863年 7 月 ,

容闳复收到张世贵的第三封信函并李善兰的第二

封信函 。两函除催促容闳从速起程外 ,特地转告

容闳 ,曾国藩希望他“弃商业而入政界 ,居其属下

任事 。”容闳则认为此乃天赐良机 ,不容错过 ,当即

复书一封 ,对曾国藩盛情相邀表示由衷的感激 ,并

答应已考虑成熟 , “决计应召来安庆” 。因为手中

尚有许多事务需料理完毕 , “最迟至八月间 ,必可

首途矣。”
[ 1] 132

张 、李二人收到复信后 ,无异于吃

了一颗“定心丸” ,并将此事向曾国藩汇报 。双方

翘首以待在安庆的历史性会晤 !

2.
　　1863 年 9 月的某一天(具体日期待

考),容闳匆匆处理完他在九江的商业事务 ,

乘民船抵达两江总督衙署临时所在地安庆。抵达

之日 ,先与张世贵 、李善兰 、华蘅芳 、徐寿等相见 ,

故人重逢 ,格外欣慰 。容闳急于知道曾国藩召见

的真实意图 ,但诸君却笑而不答。他们再次重申

了曾国藩这六个月急于一见的企盼心情 。抵达安

庆的第二天清晨 ,容闳即往谒两江总督曾国藩。

“中国留学生之父”与“中国近代化之父”在安庆的

历史性会晤终于开锣登场了。两人寒暄几句后 ,

曾国藩命容闳坐于面前 , “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

……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 ,将予自顶及踵 ,仔细估

量……最后乃双眸炯炯 ,直射予面 ,若特别注意于

予之二目者。”
[ 1] 133

这是曾国藩考察人才的方法

之一。对幕府中的人才 ,在正式任用之前曾国藩

均要如此这般考察一番 ,尤其注意与被考察者四

目相对。一些经不住折腾的人往往心虚 ,不自在 ,

甚至落荒而逃 ,见过大世面的容闳此时亦感觉坐

立不安。紧接着 ,曾国藩问容闳在国外待了几年 ,

乐意就军职否 ,容闳一一作了回答 。显然 ,这次谈

话是试探性的 ,意在接近 、了解对方 ,属一般性交

谈 ,并未涉及实质性问题 。返回居所后 ,容闳与张

世贵 、李善兰 、华蘅芳 、徐寿等人促膝交谈 ,约略过

了两周光景。在与诸友进一步接触过程中 ,容闳

才了解到曾国藩急于与其谋面的真切意图。

两周后的一天 ,曾国藩在安庆与容闳又进行

了第二次谈话 。由于有第一次交谈作铺垫 ,加之

在与诸友密切接触过程中已了解到曾国藩的良苦

用心 ,故第二次交流双方不再遮遮掩掩 ,而是开门

见山 。曾国藩问容闳 ,阁下认为今天要“为中国谋

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 1] 136 , 应当从何处着手?

容闳早年留学美国 ,深受西方思想的熏陶 ,学成归

国后 ,立志在教育方面有所作为 ,由于时值内乱 ,

加之一介草民 ,与统治阶级中的核心人物又无缘

得见 ,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其宏伟的教育计划因之

搁浅。容闳教育计划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四点:

一是中国应组织成立一纯粹“华股”之合资汽船公

司;二是政府应选派“颖秀青年” , “出洋留学 ,以为

国家储备人才”;三是“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

地利” ;四是“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 ,以防外力

之侵入 。”[ 1] 147-148显然 , 其“计划”虽名之曰“教

育” ,实则远远超过了教育的范畴 ,涉及中国的经

济 、教育 、外交等方面 ,特别是关乎中国在政治上

的自主独立。在见到曾国藩之前 ,容闳的教育计

划当然不可能付诸实践 ,及收到张世贵奉命发出

的第一封邀请函后 ,他以为自己的宏大抱负始有

实现的一线生机 ,及至他与曾国藩作第一次交谈

后 ,在与诸友“长日晤谈”中 ,才顿悟出曾国藩的理

想抱负是计划在“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 。”[ 1] 135设

立机器厂固然离不开人才 ,离不开教育 。故当曾

国藩问及兴办最有益 、最重要的事业应从何处着

手时 ,容闳胸有成竹 ,暂且将自己的教育计划搁置

一边 , “而以机器厂为前提”
[ 1] 136

,有关设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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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一事 ,本非容闳所长 ,然他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

学 ,见多识广 ,其主张自然博得了曾国藩 、华蘅芳 、

徐寿 、李善兰等人的赞许 。他说:“中国今日欲建

设机器厂 ,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

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 ,即由此厂

可造出种种分厂 ,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

械。简言之 ,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 ,以立一

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例如今有一厂 ,厂中有各式

之车床 、锥 、锉等物;由此车床 、锥 、锉 ,可造出各种

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 ,即可用以制造枪炮 、农

具 、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如

是之大 ,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 ,乃克敷用 。而

欲立各种之机器厂 ,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

厂 ,然后乃可发生多数子厂。既有多数子厂 ,乃复

并而为一 ,通立合作 。以中国原料之廉 , 人工之

贱 ,将来自造之机器 , 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

矣。”[ 1] 135

上述乃容闳与曾国藩第一次谈话返回居所后

与李 、华 、徐等人就中国设立机器厂一事商讨时发

表的高见。在与曾国藩第二次交谈时 ,容闳重复

了上述建议 。“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

……予对总督之言 ,与前夕对友所言者略同 ,大致

谓应先立一母厂 ,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

厂。予所注意之机器厂 ,非专为制造枪炮者 ,乃能

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枪炮之各部 ,配合

至为复杂;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 ,枪炮之于中国 ,

较他物尤为重要……”[ 1] 135-136通过对容闳建议

的分析可知:第一 ,其思路是由母厂(总厂)———子

厂(各种机器厂)———各种机械厂———各种枪炮;

第二 ,母厂必须有“制造机器之机器” ,此为基础之

基础 ,在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问题上 ,容闳有初

步认识;第三 ,制造枪炮(洋枪洋炮)是当务之急 ,

这是平定内乱(目前)、抵御外侮(长远)的双重需

要;第四 ,前景乐观。中国有廉价原料 、劳动力 ,未

来自造机器一定廉价于购自欧美之机器 。曾国藩

在认真听取容闳的陈述以后说:“此事予不甚了

了 ,徐 、华二君研此有素 ,若其先与二君详细讨论 ,

后再妥筹办法可耳。”[ 1] 136这就是曾国藩与容闳

在安庆的第二次谈话 。“徐”指徐寿 , “华”指华蘅

芳 ,两人对机器一事素有研究 ,在容闳到达安庆之

前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已由他们研制成功 。故曾

国藩命容闳与他们详细讨论后再作定夺。所以 ,

关于中国第一家西式机器厂的设计规划 ,除曾国

藩与容闳外 ,华蘅芳 、徐寿乃至李善兰诸君均全程

参与 ,贡献多多。曾国藩与容闳 ,一个“中国近代

化之父” ,一个“中国留学生之父” ,双方在安庆的

第二次会见 ,其内容表象似是规划了在中国建立

西式机器厂的步骤与方法 ,实质则是关于未来中

国近代化宏伟蓝图的总体设计与构思 ,他们共同

构想了中国近代化的走势与整体构架。在中国近

代化的初始阶段 ,学习制造洋枪洋炮 、西式火轮船

固然必不可少 ,在内乱尚未弭平 、外国列强虎视眈

眈的情况下 ,走器物层面的国防军事近代化乃是

一条必由之路 。问题是 ,中国不能永远停留在这

个阶段上止步不前。纵观晚清中国近代化的历史

进程 ,中国在引进外国先进机器设备 、技术 ,制造

洋枪 、洋炮 、火轮船的同时 ,也在实施中国教育近

代化 。而教育近代化的途径 ,不外“请进来”与“走

出去”两种方式 。容闳自学成归国后 ,其不能忘怀

的是教育计划 ,即使客居安庆期间 ,也始终让他魂

牵梦萦 。江南制造总局成立后 ,容闳建议在总局

之下附设兵工学校 ,招收中国学生 ,教授机器工程

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容闳称之为“向所怀教育计

划 ,可谓小试其锋。”[ 1] 147此谓“请进来” 。大规模

出国留学则属于“走出去” ,其“始作俑者”容闳是

也。最初设想与提出留学计划的就是这位耶鲁大

学的文学高材生 。在他的不遗余力的推动之下 ,

1872年 ,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实开

有计划 、大规模留学的先河。在近代化过程中 ,曾

国藩 、容闳等认识到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的重

要性与紧迫性 。江南制造总局成立后 ,外国人掌

控了该局的技术大权 ,迫使他们采取措施反制 ,无

论从目前 ,还是从长远来看 ,兴办学校 ,实施教育

近代化 ,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3.
　　容闳自与曾国藩在安庆畅谈之后 ,即被

委以重任 ,全权负责前往外国(美国)采购机

器事项。“自此次讨论后 ,诸友乃以建立机器厂之

事 ,完全托付于予 ,命予征求专门机器工程师之意

见。”两个星期后 ,华蘅芳告知容闳 , “谓总督已传

见彼等四人 ,决计界予全权 ,先往外国探询专门机

器工程师 ,调查何种机器于中国最为适用 。将来

此种机器应往何国采购 ,亦听予决定之 。”[ 1] 136

1863年 10月 ,肩负重托的容闳抵达上海 ,携

购机器款银 68 000 两 ,搭乘轮船 ,前往美国。这

笔巨款 ,“半领于上海道 ,半领于广东藩司”[ 1] 139 。

在上海 ,容闳巧遇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HasK-

ins)。哈司金替上海某洋行运机器来华 ,事毕即

将返美。容闳结识哈司金后 , “遂以购机器事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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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任 , 与订立合同。”
[ 1] 139

容闳乘外轮取道香

港 、新加坡 、印度洋 ,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登陆后

换乘轮船过孟加拉海湾 ,在埃及开罗登陆 ,坐火车

过苏彝士地峡(苏伊士运河方开凿但未峻工)至亚

历山大城 ,复乘舟至法国马塞 ,在马塞乘火车赴巴

黎 ,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来司(又译加来)乘轮

船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东南部城市多尔维(即

多佛尔),由此改乘火车抵达伦敦 ,并参观了惠特

维尔司机器厂 ,再换乘汽船过大西洋 ,于 1864年

春抵达纽约。“哈司金因须预备机器图样 ,订货条

款及估价单等 , ”已先期到达纽约 。因为“哈氏谙

练可恃 , 遂以选择机器等事 ,畀以全权。”
[ 1] 140

由

于当时美国正值南北战争(1861年 —1865 年)之

际 ,其国内大多数机器厂均承造国家急需之零部

件 ,外国来此购买机器者 ,难以立即达成相关协

议。由于哈司金与各厂素有往来 ,故很顺利地与

马萨诸塞州的朴得南公司(Putaane &Co.)订约 ,

承造中国所需之机器 ,但最快亦经半年后方可竣

工交货。容闳无奈 ,只得耐心等候 。这期间 ,他还

参加了耶鲁大学同班学友举行的毕业 10周年纪

念联合会。在这漫长的等待中 ,容闳曾打算效力

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政府。为防止意外事件发

生 ,他将机器托运回国诸事一一托付给哈司金。

“哈氏欣然允予请 ,乃以种种应需之要件 ,如订货

单 、提货单 、机器价值单 ,以及保险装运等费 ,一一

交付哈氏。并告以若何手续 ,点交与曾督所派驻

申之委员 。”[ 1] 141容闳为美国效力的计划最终并

未实现 ,但他视美国为第二故乡的情谊却赢得了

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容闳所购机器“直至 1865

年春间始成 ,由轮船装运 ,自纽约而东 ,绕好望角

直趋上海”[ 1] 143并先于容闳抵沪 , “一切机器 ,已

于一月前运到 ,幸皆完全无损 。”时国内太平天国

革命方被平息 ,曾国藩正驻徐州督军平定捻军起

义。容闳与华蘅芳同往徐州拜谒曾国藩 ,汇报此

次赴美购买机器事宜 。“曾督对于予之报告 ,极为

嘉许。乃以予购办机器之事 ,专折请奖 。”[ 1] 145容

闳也因为赴美购机有功被保奏为候补同知 ,由五

品军功(虚衔)特授五品实官。曾国藩在奏折中对

容闳大加褒奖 , “花翎运同衔容闳 ,熟悉泰西各国

语言文字 ,往来花旗最久 ,颇有胆识 ,臣于同治二

年十月拨给银两 ,饬令前往西洋 ,采办铁厂机器。

四年十月回营 ,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 ,均交上海制

造局收存备用。查该员不避险阻 ,涉历重洋 ,为时

逾两年之久 ,计程越四万里而遥 ,实与古人出使绝

域 ,其难相等 ,应予奖励 ,以昭激劝 。”
[ 2]

1865年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虹口正式

成立。1867 年 ,地点迁至高昌庙。成立之初 ,共

由三部分组成:购买的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 ,

1862年李鸿章设立的上海洋炮局之丁日昌局(简

称丁局)、韩殿甲局(简称韩局)并入 ,以及曾国藩

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机器 。制造总局依靠外国提

供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 ,技术大权也由外国人

控制 ,主要制造枪炮 、弹药 、水雷 、机器并修造轮

船 ,其军火和军用物资 ,大多以调拨的方式供应需

要。该局创办经费共用五十四万多两 ,常年经费

最初于淮军军需项下拨付 ,每月约一万两 ,后为江

海关洋税二成 ,1869年起经两江总督马新贻奏准

二成洋税全归局用 ,从此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由于在资金方面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支持 ,该局

无论在生产设备 、技术力量方面均堪称当时国内

的最大兵工厂 。捻军起义被平定后 ,曾国藩仍回

两江总督本任。他亲自考察了江南机器制造总

局 ,并由容闳陪同观看了购回的机器设备 ,还亲自

开动机器进行实验操作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曾国藩生前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可谓倍加关爱。

该局也因之“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

厂。”
[ 3] 61
江南制造总局创建后不久 ,即造出了“口

径 8英寸 、重量 180磅 、钢管熟铁箍的阿式后膛炮

以及全钢的后膛炮” ,在制炮方面“比西欧只落后

24年”。1867年 ,该局仿造成功“前膛来复线枪” ,

在制枪方面“比西方只晚 37 年”。1884年 ,又“仿

造美国林明敦式后膛中针枪 ,比西欧只晚 20年”。

1893年 ,该局又“造成每分钟 22—25发的快利型

枪 ,比西方晚 13 年”。1898 年仿造成小口径步

枪 , “比西方只晚了 8年”[ 4] 。

总之 ,“中国近代化之父”曾国藩与“中国留学

生之父”容闳 1863年在安庆的历史性会晤开启了

中国近代化的新纪元。若无曾国藩的高瞻远瞩 ,

深谋远虑 ,在安庆曾三次令人持书函相邀 ,又两次

与容闳推心置腹地交谈;若无容闳在安庆与曾国

藩幕府中人士如华蘅芳 、徐寿 、李善兰辈多次共商

中国近代化之大计 ,并不避艰险 、远涉重洋 ,赴美

购机 ,则中国近代的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尚不知迟

滞至何年何月 。正如容闳所言:“故此厂实乃一永

久之碑 ,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 ,

则中国今日 , 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

耶?”[ 3] 61曾国藩与容闳在安庆的历史性会晤 ,不

仅仅是奠定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雏形 ,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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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 ,他们共同规划了中国近代化的宏伟的 、长

远的蓝图 。“二年冬间 ,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

买机器 ,渐有扩充之意 。”[ 5] 正是在“渐有扩充之

意”的思想指导下 ,才有购“制器之器”的设想 ,它

的实现 ,使中国近代化从一开始即处于一个较高

的层次之上 ,大大缩短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这一

点在军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曾国藩 、容闳

等人从宏观上高屋建瓴 ,微观上仔细谋划 ,使得中

国近代化虽起步较迟 ,但起点较高 ,中 、西在军事

技术上的差距由原来相差一个世纪以上一下子缩

短为几十年乃至不足十年 ,呈现出一幅急起直追 、

不甘落后的态势 。此后 ,中国近代化建设如火如

荼地展开。曾国藩 、容闳为开创中国近代化大业

作出了卓越贡献 ,功不可没 ,两人在安庆的历史性

会晤也因此载入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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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

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

无尽的色彩 。”
[ 10] 30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文

化消费的全球化 ,表现为消费对象在全球共享 ,消

费时尚在全球扩展 ,新的消费方式在全球推广。

这种格局丰富了各国文化消费的内容 ,也有利于

优化文化资源的配置 ,有利于促进文化消费的发

展。一方面当世界文化霸权的幽灵在文化交流的

形式下 ,借助于大众媒体向其他国家传播西方文

化 ,特别是传播在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 ,鼓吹

绝对的个性自由 ,攻击社会公德准则 。在全球消

费文化意识形态的冲击下 ,本土消费文化要代表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积极应对同质化的趋势 ,在

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强调综合创新 ,使之多样化 、混

合化 、本土化甚至逆向传播。

对消费文化这一复杂研究对象 ,我们不能简

单的非此即彼 ,或是完全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否

定 ,或是不假思索地大唱赞歌 。一方面 ,我们要认

识到消费文化在一定程度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强

加的文化 ,是为利润和意识形态控制服务的 ,为建

立统治地位和强加含义服务的文化 ,是对欲望的

制造;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否认消费文化的人类性

意义 ,消费文化满足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多需

求。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消费者并不是完全被动

的 ,他们可以通过消费享受乐趣 ,进行一种新的意

义的探索和诠释 ,是对某种强制性的社会意义进

行规避和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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